
離開樹仁書院三
十多年了，想起當
年在跑馬地小洋房
校舍的讀書日子，
快樂難忘。鍾期榮
校長穿着一身優雅
旗袍，躲藏校門旁
的露台隱蔽處，捉
拿上課遲到學生。
她像母親和孩子捉
迷藏，捉到了，先
板起臉孔嚴訓一
番，再柔聲細問學
習情況。四年的讀
書生涯，就在校長
軟硬兼施的教導
下，轉眼度過。
日前驚聞鍾校長
離世，當年的點點
滴滴湧上心頭。
最後一次去寶馬
山校園宿舍探望鍾
校長，她坐在輪椅
等我。問她：「還
認得出我嗎？」校
長緊握我的手不停
地點頭。怎會不認
得呢？跑馬地校舍
像一個大戶人家，
孩子（學生）的名
字她全叫得出來。

在樹仁大家庭裡，我是反叛不羈的
「壞」孩子，校長早已牢記我的名字。
入學時我選修中文系，讀了三個月，被
湯定宇教授的《古籍導讀》嚇怕。古文
艱深難讀，我向兼任新聞系系主任的鍾
校長要求轉修新聞系，理由是「本人資
質愚笨，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校長聽
完臉色一沉，厲聲反問：「新聞系是避
難所？專門收容資質愚笨的學生嗎？」
校長拒絕批准轉系。和她糾纏一年，
她觀察了一年，知道我的性格確實「不
按本分」，終於答允。簽批當天她語重
心長地訓導：「讀新聞系要中英文兼
優，要認識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頭腦
靈活明辨是非。」她的說話我終身受
用，常以此鞭策自己。
為了教導我這個反叛孩子，校長曾經
「召警」捉我。
當年校方派發的成績表必須由家長簽
名，我出身單親家庭，自小跟隨父親生

活，他卻經常不知蹤影，我被逼冒充父
親簽名。鍾校長察覺，多次警告我冒簽
屬違法。最後一次她在教務處訓斥我，
見我低頭不語，以為我頑固撒賴，急起
來一手抓起桌上電話要報警。
我「哇」一聲驚哭起來，差點跪倒懇
求她手下留情。她見我如此恐慌，像有
難言之隱，便拉我進校長室聽解釋。我
將家境道出，愈說愈冷靜；校長卻愈聽
愈傷心。最後淚汪汪的，反而是心腸善
良的鍾校長。
從此校長順理成章地當起我的「母

親」，嚴管言行衣着。當年女孩子流行
穿短裙，長髮及腰；而跑馬地校舍位處
成和道斜坡末端。鍾校長躲在校門抓獲
我，連聲追問：「你的裙子剛好蓋過屁
股，怎樣走斜坡上來的？有人跟蹤嗎？
你還蓬頭散髮。」
她批評我的短裙，其實我暗地裡也

「看不慣」她穿的旗袍。課室裡的冷氣
機壞了，她二話不說搬來椅子，拉起旗
袍，爬上椅去修理機器。有一天她就在
我書桌旁修機，我清楚地看見她旗袍下
的絲襪有一個破洞。後來開始留意這些
洞子了，有時候在小腿，有時候在腳
踝。我看不慣，心裡嘲笑校長也太節省
了，穿破襪做電工。
當年少不更事，不清楚鍾校長和胡鴻

烈校監是散盡家財來開辦樹仁書院。事
實上，他們也沒將學校的經濟情況掛嘴
邊。我們就像一群不知道父母謀生困難
的孩子，只懂得埋怨「吃」不好——學
校設備不足，新聞系沒有攝影器材，連
一個沖曬黑房也沒有。
父母當然不會讓孩子捱餓；樹仁的日
子一天一天好起來，搬進了寶馬山。但
鍾校長還是穿那些幾十年不變的旗袍。
鍾校長凡事親力親為，為了替新聞系
學生爭取實習機會，她經常親自登門拜
訪傳媒機構主管。升讀四年級的暑假，
她替我們爭取到去《星島日報》實習。
上班第一天，校長交給我一封她親筆寫
的答謝主管信——內容用上「感同身
受」的恭敬語。
當年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剛巧在香港開

會，《星島日報》是協辦單位。他們從
眾多大學和大專的新聞系實習生裡面，
選中我去負責接待由台灣來開會的傳媒
老闆。我將消息告訴校長，她喜不自
勝，千叮萬囑地要我緊記，這是一個向
傳媒前輩學習的難得機會。她還提醒，
我是代表樹仁去工作。

最後我令她失望，還傷透了她的心。
那天我接待台灣傳媒大亨去參觀邵氏

片場，坐在我身邊的某報老闆，公然向
坐對面的某女紅星相約酒店會晤。他寫
給她房間號碼的那一刻，我噁心地憤然
離座。
翌日向校長說詳情，像女兒向母親撒

野一樣，刁蠻任性。「你不是叫我向老
前輩學習嗎？我學懂了。」校長聽後一
言不發，呆了半晌，最後吩咐我寫報告
解釋。
報業協會的告別酒會在酒店舉行，原

本選了我登台獻花，我沒有出現；事前
沒知會協辦單位，校長更不知情。我猜
測，校長事後一定收到投訴電話，她也
一定寫了許多道歉信。
實習報告呈給校長，她沒有半句責

罵，只說：「將來你出社會工作，必定
碰上更多醜陋的事物。」
青春年代的反叛和無知，難免犯錯，

校長一一包容。
四年級我擔任了樹仁學生報《仁訊》

總編輯，經常和校長產生矛盾衝突。她
限制報紙內容，禁止報道過激議題；她
要發稿前審稿，小樣大樣看完一遍又一
遍。她像檢查孩子的功課，連標點符號
也糾正。我厭煩極了，也像孩子一樣詛
咒母親，期望自己快高長大，脫離她的
「魔掌」。
畢業了，她仍然想「控制」我。不

過，這一次我終於掙脫她，可以「健康
成長」。
畢業了，我拿着胡鴻烈校監親筆寫給
《成報》何文法社長的推薦信，去《成
報》任職記者。當年樹仁寧願放棄政府
資助，堅持不改「二二一」制度，我返

回母校，採訪校長。
她遞給我一份新聞稿，說：「就按這
些內容登報吧。」我說：「不行，你是
用文言文寫的。我要按我的意思訪
問。」她臉露不悅，說：「那你寫完稿
先給我看。」我說：「不行。我要按我
自己的想法寫。」她不再出聲。
文章登出來，立刻拿給校長。她看完
後稱讚我寫得不錯，我答：「是你教出
來的。」她笑得很開心。孩子長大了，
母親應該放手讓她高飛。
鍾校長繼續寫她的新聞稿。當年樹仁
沒有公關部，學校的課程安排和活動，
全由校長親自寫稿發放。她寫給報社老
總懇請安排版面登稿的信，自謙稱為
「晚輩」；其實她比他們年長得多。許
多年後，曾經再看到她的「鱔稿」，仍
然寫文言文。
最後一次被鍾校長斥責的那年，我已
經四十多歲了；在母親的心底裡，孩子
永遠長不大，隨時訓誡。記得那一天，
她吩咐我將一些資料放在教務處，給許
賜成主任保管。我驚訝地問：「許主任
還在？」我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守門
大將軍。
校長聽到我的疑問，很生氣。「你說
『在』的意思是什麼？年紀大了就不能
工作嗎？你說話總是沒規矩，我的年齡
比許主任還大一截。」是的，鍾校長仍
在當校長，她為樹仁瀝盡心血，直到她
離世的那天，九十四歲。
校長安息。倘若天國能重聚，盼望你
從茫茫人海裡，依舊認得我們，叫出學
生的名字。
（作者為本報前駐英國高級記者、副

刊部前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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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團錦簇滿香城，
賀電交馳喜氣盈。
歲月逢春蘇大地，
高朋歡敘樂新聲。
桃紅柳綠亭亭立，
金盞銀盤陣陣馨。
龍馬精神張筆翰，
與君把酒醉餘酲。 （王齊樂）

與會諸君步韻奉和：

（其一）

東君眷顧海陬城，
萬紫千紅瑞靄盈。
矍鑠詩翁頌錦句，
鏗鏘玉韻遏雲聲。
詞林和應心同樂，
俗世矜持德自馨。
暢論古今文酒會，
有勞柘汁解朝酲。 （李紀欣）

（柘通蔗。《漢書．禮樂志》：「泰尊柘漿析朝
酲」，言甘蔗汁可解宿醉焉。）

（其二）

蹄痕春滿紫荊城，
快馬輕裘眾志盛。
北國頻傳佳訊息，
南溟迴響踏歌聲。
莫誇松老猶存節，
應記梅衰尚有馨。
才略風雲藏此臆，
五樽仙露引微酲。 （韋剛）

在古希臘的傳說裡，最令人憐惜的人有兩
個。第一個是達芙妮，第二個是美少年納西索
斯。
達芙妮年輕貌美，遇到了一廂情願的追求者

阿波羅。太陽神用火的灼熱去追求河神的女
兒，雖然遭到拒絕仍然不願放手。心如冷灰的
達芙妮驚慌失措，她跑到河邊，懇求父親將其
變成了一棵月桂樹。
納西索斯的情況與達芙妮完全不同。玉樹臨

風的美少年吸引了無數女孩子的芳心，但是，
這個少年人對此毫不在意。他的冷漠，惹怒了
水妖艾寇。因愛生恨的艾寇向復仇女神祈禱：
「讓無法愛上別人的納西索斯愛上自己吧！」
於是，一齣悲劇由此開始上演。某一天，美少
年到溪邊找水喝，無意間發現了水中自己俊美
的影子。他瘋狂地愛上了自己，並顧影自憐，
最終憔悴而死。
納西索斯最終變成了水仙花。這種植物常年

在水裡浸泡着，孤挺、不群，雖形單影隻而不
流於世俗。所以，水仙花的花語就是「愛自
己」。
清人李漁喜歡水仙。
他說：「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

花為命……」

李漁又說：「水仙一花，予之命也。」
他是真正的花癡。每年的不同季節，都固定

了某種花草作為陪伴的佳偶。有一年春天，全
家人吃飯都沒有着落，甚至連身上穿的衣服都
拿到當舖裡做了抵押，李漁還是嚷着要去買一
盆水仙花。家裡人說，算了吧，你看我們都要
餓肚子了。李漁不肯，「汝欲奪吾命乎？寧短
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
我所工作與生活的這個小城，有個名為「董

村」的花卉交易市場。據說，是江北最主要的
花卉產業中心之一。前段時間，偶有空閒，我
就去市場上亂逛一番。彼時，大棚區內的水仙
花開得正旺。一盆盆水仙在各種雅致的盆缽裡
浸泡着，那白花花的顏色像極了初夏時節小姑
娘們白嫩的胳臂。放眼望去，就像是一群中學
生穿着短裙與馬褲在做操。
在花卉市場，水仙花和綠蘿、仙人球一樣，

是銷售量很大的品種。最近幾年，買房子並裝
修的人很多。為了改善室內的空氣，大家紛紛
去購買大盆的綠蘿，以至於這種普通的綠色植
物身價倍增。至於仙人球，據說是因為能吸收
輻射的緣故，為宅男宅女們所青睞。
水仙不同，她沒有這麼大的功利色彩。大家

喜歡水仙，主要因為它的乾淨、絕俗，在於它

的水靈靈的模
樣。傳統的水
仙，多指「金
盞銀台」。那
單瓣的素色花
兒，形如台；
中心一圈金黃
的副冠，狀如
盞。那超然脫
俗的白色花
瓣，挺拔又不
失裊娜地立在
翠綠的葉叢

間，恰似神骨俱佳的美人身段。
我喜歡水仙。前幾年，妻子買來一盆水仙，

那胖而嫩的葉片直立而挺拔，像是舊時代宮裡
的美女。我把它放在書桌的案頭，讀書寫字累
了，就抬起頭來看看它的模樣。或者是，把脖
子伸過去，把鼻子湊過去，品一品花的香氣。
有一種在山村裡黎明時外出逛山的心境。
水仙有一種脫俗的美。這種美，並非拒人千

里之外的冷漠與刻薄。這種不俗的品格，既能
與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又能引發遠處圍觀者的
憐意與歡喜。有畫家在網上貼了幅自己的作
品，那是張關於水仙的畫兒。他用了淡雅的色
彩，刻意表現水仙的嫵媚。它就像《射鵰英雄
傳》裡的穆念慈，又像是穿着道姑服裝的李莫
愁。渾身上下一副仙風道骨的范兒，那裊娜的
葉片，直讓人想起《八十七神仙卷》裡仙人身
上的衣帶，真的是「吳帶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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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最愛是水仙

冬謝幕，春上場，行經處，星星點點，生機
怡然，一派春光。
空氣軟了，甜了，輕輕淺淺，迷離的顏色，
纏繞的芬芳，悠悠飄浮。風拂過臉頰，微動髮
絲，含着微笑的試探與觸碰，細細的柔柔的，
似有若無，不着痕跡，叫人驚喜，張望，留
連。
春色美。春意醉。春風碎。
碎了的春風，一片片，彷彿散開的蒲公英，
又似輕盈的羽毛，漫無邊際，隨物賦形，沾了
春情千百遍，染成清麗圖畫一篇篇。
剛冒出的草尖兒，是「天街小雨潤如酥，草
色遙看近卻無」的稚嫩，遠望一片碎碎的青，
近前了又是那麼飽滿濕潤。鳥兒輕巧地跳着小
碎步，有節奏有韻律，或獨自沉思，或追逐戲
鬧。「風暖鳥聲碎」，四下裡碎了的鳥鳴，紛
亂地從繁密的枝條裡擠將出來，長的短的，高
的低的，尖的扁的，清亮亮地滴進空中，滴進
薄薄的春風，於是，風起了漣漪，圓了又碎，
碎了又圓。
春風碎，碎在枝頭。褐色的濕濕的枝子將在

冬日裡結聚的太多對春的思念，化為點點青
綠，含情傾吐。一樹如此，滿山這樣的青綠就
很壯觀了，掩了山的峭，添了山的俏。隨處可
見的小野花，生於絕壁，長在石隙，一點子
土，就是生命的搖籃，待春風一起，便掙出自
己的燦爛。不嬌不艷，碎碎的淡黃淺藍純白
色，一叢叢一簇簇，如鄉村家的小姑娘，仰臉
向天，亦笑亦歌，嬌憨自在。
春風碎，碎在春水。滑如綢緞，清如明鏡，
引得燕子貼水過，映出藍天好容顏。滿湖的細
浪畫魚鱗，滿湖的輕紗起了縐，被風輕輕推
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念着當年的凌波微
步嗎？還記得採荇菜的女子嗎？恍惚間，洛神
遠走，詩經定格，而那「陽春二三月，草與水
同色」的岸邊，在每一個春日，又怎少得了人
影綽綽、笑語隱隱、芳洲拾翠、秀野踏青呢？
無數的春，都過了，卻有無數零星的碎片，
在風裡流轉、留香。
誰將一行行碧玉般的秧苗，插在青翠的大

唐，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整齊乾
淨，生命蓬勃，碎碎的春風從秧上吹過，吹過

長安三月的水邊冰肌玉骨的麗人，吹過灞橋邊
執着一杯酒一枝柳的送行人，吹過臨安小樓夜
聽春雨的不眠詩人……斗轉星移，又吹着一襲
裙裾，那是誰的一雙妙手，捧一碟悠長的小
詞，在優雅的兩宋，閒閒而行，聽一排風敲
竹，賞幾隻蝶戀花，鷓鴣天裡採桑子，驀山溪
畔踏莎行，燭影搖紅時，數春風裊娜，訴衷
情。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如杜麗娘，春
情動春心，生生死死，定守着梅根相見。亦如
那些不知名的女子，杏花當頭落，年少陌上
行，妾心擬嫁與，風知君可知？桃花人面兩相
紅，這一春，有緣相遇；那一春，再見無期，
嘆。桃花笑，離人淚，春風碎。
餘光中，在一個春天，想起許多表妹的江
南，想起多燕子的江南，海峽這邊的眉頭、肩
頭，載了許多許多的鄉戀與鄉愁。江南的雨，
濕了門環，冷了釵環，春，可寂寞？君，可念
我？什麼時候，那達達的馬蹄不是錯誤，行人
歸來，不再是過客，等人來去，相思碎，春風
碎。
春風碎，碎染枝頭青楊柳，碎作田間薺菜
花，碎成一地桃花水，碎發池塘小浮萍。碎了
的影像，這一處山花爛漫，那一處溪澗清流，
一處一處的畫面拼接成色彩斑斕的美麗錦緞，
在天地間鋪展。碎了的影像，疊印着前世今
朝，一卷卷，風色旖旎，風情繾綣，千載光陰
作筆，描畫春光明媚。如此之美。春風碎。

來 鴻

春風碎

■翁秀美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又
逢
上
春
天
了
，
春
風
又
召
喚
我
該
去
故
鄉
看
望

那
株
蒼
勁
而
豐
茂
的
古
籐
。

老
家
與
古
典
名
園
︱
︱
蘇
州
拙
政
園
相
距
一
箭
之

地
，
不
過
兩
百
來
米
左
右
吧
。
我
曾
戲
稱
這
座
舉
世

聞
名
的
園
林
是
我
家
的
私
家
花
園
。
我
的
童
年
差
不

多
是
在
這
園
中
度
過
的
，
且
不
說
那
時
門
票
便
宜
，

僅
五
分
錢
一
張
，
天
天
進
園
消
遣
也
能
承
受
，
就
是

我
的
同
學
中
有
二
人
的
家
的
後
門
一
開
便
是
那
園
子

的
一
角
，
其
中
有
位
同
學
是
忠
王
李
秀
成
的
後
裔
，

︵
至
今
不
明
李
秀
成
何
以
沒
有
絕
後
？
︶
就
住
忠
王

府
的
偏
屋
，
與
拙
政
園
相
通
，
我
還
用
買
門
票
麼
？

偌
多
年
過
去
了
，
我
對
那
兒
的
一
亭
一
閣
一
榭
一
廊

一
石
一
草
一
木
皆
稔
熟
並
深
愛
，
但
我
始
終
認
定
，

拙
政
園
的
精
粹
是
老
園
門
弄
口
的
那
株
古
籐
。

那
是
母
親
的
啟
蒙
，
︱
︱
風
華
正
茂
的
她
時
常
攙

着
幼
不
更
事
的
我
在
這
株
古
籐
前
躑
躅
觀
賞
，
她
一

遍
一
遍
要
我
記
住
這
籐
是
古
代
一
個
名
叫
文
徵
明
的

蘇
州
清
官
、
大
書
畫
家
親
手
種
植
的
，
已
經
有
四
五

百
年
歷
史
了
，
它
生
命
力
極
其
旺
盛
，
每
年
都
繁
花

滿
園
，
是
文
徵
明
這
位
大
賢
人
美
麗
的
化
身
。
初
時

我
似
懂
非
懂
，
年
稍
長
，
讀
了
些
歷
史
、
曉
了
些
藝

術
，
遂
了
解
了
些
文
徵
明
的
生
平
，
悟
得
母
親
所
說

是
有
道
理
的
，
文
徵
明
在
蘇
州
歷
史
上
確
夠
得
上
為

數
不
多
的
幾
個
大
賢
之
一
，
作
為
吳
門
畫
派
的
一
代

宗
師
，
影
響
甚
是
深
遠
。
他
當
年
手
植
的
一
株
紫
籐

經
數
百
年
滄
桑
磨
劫
居
然
存
活
至
今
，
而
且
生
機
盎

然
，
不
能
不
說
是
人
間
的
一
個
奇
蹟
。
因
此
說
它
是

文
徵
明
的
化
身
非
常
形
象
貼
切
。
此
古
籐
也
因
此
被

客
居
蘇
州
的
同
盟
會
元
老
李
根
源
先
生
稱
之
為
蘇
州

四
絕
之
一
。
︵
其
餘
三
絕
係
環
秀
山
莊
的
假
山
，
舊

織
造
府
的
太
湖
石
瑞
雲
峰
和
司
徒
廟
的
四
棵
漢
柏

﹁
清
奇
古
怪﹂
。
︶

我
每
年
春
天
都
要
去
瞻
仰
這
株
古
籐
，
而
且
多

半
偕
母
同
往
，
與
其
說
我
藉
此
感
受
春
天
，
倒
不

如
說
我
在
履
行
一
項
精
神
典
儀
，
我
和
母
親
共
同

默
默
感
受
着
先
賢
的
精
神
，
不
只
是
一
個
文
徵
明

先
生
，
而
是
寬
泛
了
的
所
有
故
鄉
先
賢
的
精
神
，

那
籐
的
主
幹
，
多
麼
的
蒼
勁
有
力
，
盤
旋
着
纏
繞

着
，
如
不
屈
不
撓
的
虯
龍
，
它
那
張
開
於
籐
架
上

的
層
層
疊
疊
翠
綠
的
枝
葉
和
逢
春
怒
放
的
如
雲
如
霞

的
紫
色
花
朵
正
是
故
鄉
先
賢
燦
爛
的
思
想
藝
術
之
火

花
啊
！
站
在
古
籐
前
我
會
心
生
自
豪
和
崇
高
，
我
會

靜
靜
感
受
母
親
對
我
的
造
就
，
如
同
故
鄉
的
土
地
對

先
賢
的
造
就
，
我
體
驗
着
自
己
的
所
從
來
，
憧
憬
着

所
從
往
，
一
句
話
，
我
從
古
籐
汲
取
了
營
養
和
力

量
，
從
而
規
範
自
己
的
行
為
和
步
履
，
我
縱
使
不
能

成
為
後
人
眼
裡
的
先
賢
，
我
也
該
竭
盡
所
能
為
後
人

留
下
些
什
麼
，
哪
怕
只
是
一
朵
細
小
的
紫
籐
花
！

後
來
我
離
開
了
家
鄉
，
多
年
沒
在
春
天
回
家
省

親
，
對
古
籐
似
有
些
疏
忘
了
，
那
一
年
四
月
我
得
暇

回
家
，
母
親
頭
一
句
話
就
是﹁
拙
政
園
的
古
籐
開
花

了
，
開
得
好
旺
好
旺﹂
，
我
恍
如
夢
醒
，
心
頭
一

熱
，
滿
架
紫
瑩
瑩
的
古
籐
宛
然
目
前
，
我
迫
不
及
待

挽
起
母
親
的
胳
臂
：

﹁
走
，
看
古
籐
去
！﹂

母
親
顯
見
又
衰
老
了
許
多
，
蹣
跚
着
步
履
，
微
佝

了
背
脊
，
但
她
老
人
家
對
久
違
了
的
母
子
同
賞
古
籐

興
奮
不
已
，
由
古
籐
跟
我
滔
滔
不
絕
說
家
鄉
的
變

化
，
說
親
朋
和
鄰
里
的
日
見
其
好
的
境
遇
，
她
喜
孜

孜
跟
沿
途
的
老
街
坊
們
次
第
招
呼
着
：

﹁
跟
兒
子
一
起
賞
拙
政
園
古
籐
去
！﹂

穿
過
了
車
水
馬
龍
的
鬧
市
，
我
們
來
到
了
古
籐

前
，
︱
︱
感
謝
有
關
部
門
把
古
籐
攔
在
了
園
外
的
一

個
院
落
，
亦
即
任
何
人
都
能
免
費
瞻
仰
它
的
英
姿
。

別
來
無
恙
啊
，
多
年
未
見
，
它
風
采
依
舊
，
我
向
它

致
敬
，
跟
它
握
手
，
然
後
就
與
母
親
無
語
凝
視
着
它

的
乾
枝
葉
花
。
又
經
歷
了
幾
多
坎
坷
，
我
應
該
對
古

籐
有
了
更
深
的
情
愫
，
古
籐
老
而
彌
堅
、
老
而
愈

美
，
這
不
正
是
我
們
應
有
的
人
生
態
度
麼
？
再
看
身

旁
的
母
親
，
雖
然
日
見
衰
老
，
但
她
的
心
始
終
年
輕

着
，
她
知
足
於
現
在
美
好
的
生
活
，
她
敢
於
直
面
生

活
中
的
任
何
困
難
，
她
嚮
往
人
世
和
自
然
的
一
切
美

物
，
包
括
她
心
中
永
遠
讚
美
着
家
鄉
的
這
株
古
籐
。

恍
地
我
分
不
清
哪
是
母
親
，
哪
是
古
籐
了
，
母
親
和

古
籐
分
明
合
成
了
一
體
！

如
今
，
母
親
已
經
去
世
多
年
，
我
又
將
回
故
鄉
探

望
那
株
古
籐
，
古
籐
分
明
如
同
我
的
母
親
啊
！
母
親

雖
然
離
去
，
古
籐
卻
青
春
依
舊
。

生

活

點

滴青
春
依
舊
的
古
籐

■

吳
翼
民

■馮 磊

↑香港樹仁大學校園。 資料圖片

←校長鍾期榮(左)參加樹仁大學四十周年校慶留
影。右為校監胡鴻烈。 資料圖片

■水仙花。 網上圖片


